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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

骑行运河骑行运河
范 恒

近年来，我爱上了骑行。不但能呼吸
新鲜空气，放松大脑，还可以锻炼大脑的
反应力和灵活性。我骑行了不到两年，腿
部肌肉发达了，腿也更加有型了。

高质量的骑行，不只是锻炼身体，而
是一种“愉快骑行”。“愉快骑行”的条
件并不容易达到，道路要平坦、空气要
新鲜、风景要优美、骑友要默契。可以
说，“愉快骑行”是需要一个系统环境
的。

骑行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沧州变得
越来越适合骑行了。城乡绿化程度高、
空气新鲜、景色优美，城乡的大公园、
口袋公园随处都是。更何况目前的道
路，多数已经是柏油马路，即便去僻野
乡村，也是“村村通”的乡间柏油公路
了。特别是运河堤顶路的贯通，更是骑
行者的天堂。喜欢挑战自己的骑手，可
以把骑行的瞬时速度，提到 40 千米/小
时，甚至更快。

骑行中，我曾经遇到一位女士，我问
她一天最多骑行多远？

她自豪地说，有一次跟随一支骑行队
伍穿行了沧州所有县 （市、区）。我听了
十分惊讶，果然是高手。这种情况，也就
是平原地带的路况能做得到。

骑行久了，就摸到了一个规律，最好
顺河骑行。沧州地处九河末梢，大大小小
河流纵横密布，这也为骑行提供了绝佳环
境。如果顺着柏油路骑行，车辆多、汽车
尾气浓，特别是夏季，柏油路温度高，空
气干燥，灼鼻孔灼肺，不安全不卫生，时
间久了，那是没病找病。顺河骑行，情况
就不一样了。河堤路比较窄，车辆很少，
河堤两旁绿化树、绿化林很多，加之河流
水汽蒸发，空气温润，特别是夏天骑行，
空气新鲜润肺。

尤其值得浓墨重彩写一下的，是穿城
而过的京杭大运河，她是沧州最适合骑
行的地方。2014年 6月 22日，第 38届世
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从此，京杭大运河不仅仅是
沧州的、中国的，还是世界的。京杭大
运河沧州段非常独特，先不说原生态，
只是河道弯就是骑行者的兴奋剂。蛇形
弯、几字弯、Ω弯等随处可见。河堤内外
绿化程度很高，各种苗圃成方连片。穿
城而过的运河，春天可以赏花，夏日可
以遮阴，秋日可以摘果，冬天可以溜
冰。有了水，这条曾经干涸的河有了湿
度，有了灵性，也就有了骑行的“温
度”；两岸堤顶路铺上了柏油，于是静谧
的大运河堤，骑行的人们日渐增多，两
岸顿时热闹起来。

以沧州中心城区彩虹桥为起点，近距
离骑行，南行可以到大白杨桥村；北行可
以到兴济镇，来回近五十公里。继续骑
行，南行还可以到泊头品尝鸭梨、桑葚，
到东光县城吃老豆腐，到连镇吃李家烧
鸡，再往前就可以到吴桥破解“三仙归
洞”了；北行可以到青县下马厂吃桃，到
司马庄吃菜。沿途的文庙、御碑苑、铁佛
寺、谢家坝、马厂炮台以及南排河、北排
河、黑龙港河穿运工程等景点星罗棋布，
这一条河串起了一路“珍珠”，为骑行增
添了无限乐趣。

除了名吃名景，一路的枣树林，梨树
林，柿子林，香椿园，苹果园，桃园，葡
萄园，菜园等，连续不断。一年四季，这
些园、林，骑行可以遮阴、养眼、挡风，
休息时候可以观光采摘、半路“加油”。
沿河骑行，可以不走回头路，从左岸出
发，右岸归来，因为道路不同，沿路风景
不同。半路休憩，遇到养眼的景点，大家
便停下来拍照留影，以备回去在圈里晒一
晒，吸引朋友们点赞。

最让人心动的，是大运河那一道道醉
人的弯。平原上的道路，多数是平坦的
笔直的，很少弯弯曲曲，倘若骑行，一
马平川，一眼到底，也没啥意思。人们
说山路十八弯，大运河沧州段的弯一点
也不逊色，南北走向的运河，水回路
转，忽东忽西，斗折蛇行，一里水路十
里弯，让你步行走半天。两岸景色也随
着一道道弯不断变幻着，当赛车划过漂
亮的弯道，转瞬间看到的，就是另一道
意想不到的风景：或空旷，或靓丽，或
一队快速骑行的人……

两岸骑行人，也是一道风景。人生无
伴，就会孤独无趣，骑行亦如此。早晨六
点前后，沧州中心城区的几座大运河桥两
侧，三三两两的骑行人开始集合。大家戴
着头盔、护目镜，穿着漂亮的骑行衣，或
三三两两，或大队人马，如同一缕缕飘动
的火，倏忽间在身边飞驰而过，尽管谁也
看不清谁，但都是在同一条路上，往往还
是扬手打个招呼，或者大喊一声“加油”
以示友好。那些落单的骑行者，倘若身边
有队伍飘过，就可以迅速跟进，融入骑行
队伍，于是有的队伍越走人越多，远远望
去，好像河堤上一团飘动着的彩云。这条
路，不但能骑、能看，还能吃。春天的时
候，有些人还会顺路挖点野菜，两岸的苦
菜子、车前子、荠菜，可多了，骑行回
来，家庭餐桌上就会增添几盘绿色食品。

大运河，母亲河，不仅养育了沧州这
座城市，也催生了一支支骑行队伍。

文讯

刘国莉诗集刘国莉诗集《《雪的世界我来过雪的世界我来过》》出版出版

本报讯 （记者高海涛） 日前，
刘国莉诗集《雪的世界我来过》由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雪的世界我来过》共收录诗
歌 100余首，分为四辑，都是与雪
有关的作品。诗中荡漾的雪花虽
然来自天上，但已经辗转于人
间。诗集以雪为舞台，呈现出作
者的精神之旅。作者笔下，雪仿

佛拥有了生命，是一个可以和作
者对话、如朋友也如恋人一般的
存在。

刘国莉，南皮县人。20 世纪
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作品发表于
《人民日报》《诗刊》《星星》《诗选
刊》《绿风》《诗林》《诗歌月刊》
《当代人》等报刊。作品入选多个
年度选本，多次获奖。

爸，个头不高，黑黑瘦瘦，是
站在人群中毫不起眼的那种。

熟悉他的人都说他为人好、脾
气好，可在我们四姐妹的童年记忆
里，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虎
爸”。

吃饭时，谁若是吧唧了嘴、夹
菜时没从自己那边夹，或者坐着抖
了一下腿，不用训话，只要他看一
眼，你就知道自己错了。爸话不
多，但身上散发的威严，如同日出
时的光芒，宏大又震撼。

1980年代中期，县城开始流行
高跟鞋。大姐也买了一双，粗跟塑
料凉鞋。所谓高跟，不过一寸，放
到现在跟平跟没啥区别。爸却急
了，训了一顿不算，晚上还趁大姐
睡着，把鞋跟锯掉了。鞋头，船一
样翘了起来，没法再穿，只能扔掉。

那时，女孩子还流行烫辫梢，
大姐禁不住小姐妹的怂恿，又是爱
美的年龄，就把麻花辫梢烫了烫。
说是烫，也就是辫梢比原来蓬松了
些。爸下班回家，从大姐身边走过，
走了两步，忽然感觉哪里不对劲儿，
转身瞪着大姐问：“你烫头发啦？”大
姐揶揄道：“她们都烫了。”爸扔下一
句话进了屋子：“弄直了去！”吓得大
姐第二天就把头发拉直了。

1990年代中期，从小爱美的小
妹也长成了大姑娘。等待上班的那
个暑假，她和几个同学兴致勃勃地
学化妆，还买了支口红抹上了。

先是下班后的妈看到了，十分
不悦，说了几句。妹不以为然地争
辩了几句。爸回家看见，亦是不
悦，但没发作。妈压着一肚子火，
等爸一进屋，给爸使了个眼色，爸

心领神会，冲着妹妹就去了：“把这
红嘴唇给我擦了！”妹不说话，一脸
不服。

“你擦不擦？”爸声音高了八
度。妹又委屈又愤怒，眼泪下来
了：“就不擦，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
样？你个老古板、老封建！”如果不
是姥姥过来劝架，不知后果如何，
但可想而知那个红嘴唇让爸有多生
气。

多年后，往事已成笑谈。爸那
时虽“独裁”，但谁也没记恨他。因
为知道他就像一个园丁，时刻关注
着我们成长的每一个细节，时刻警
惕我们可能出现的一点点偏差。他
用严苛的方式为我们修枝打杈，只
为让这些树苗能笔直地生长。他的
爱，就像修枝剪，虽有时会让我们
疼痛，却蕴含着无尽的期许与希冀。

1980年代中期，同村的一位老
乡，论着喊哥的，带着一家四口从
部队转业到泊头。爸帮着联系单
位、帮着租了房子。可是没住多长
时间，房东便提出要涨房租。见房
东蛮不讲理，爸的犟脾气上来了：

“走，不租了，到我家住去。”
那时家里住着三间正房、两间

偏房，七口人，本不算多宽敞。如
今两间偏房给让了出来，空间立刻
变得局促起来。

我是个喜欢有独立空间的人，
过去常待在偏房里，看书学习都安
静。现在家里每天人声鼎沸，自是
心中不悦，常会不自觉地挂脸子。
一次让爸看到了，叫到屋子里好一
顿训。大意就两点：一是人家有难
处，人生地不熟，咱得帮——要懂
事；二是以后再敢挂脸子，有你好

看的——要看事。
于是接下来热热闹闹的那几个

月，我既懂事又看事地保持着微
笑。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

那些年，家里常有亲友来住。
看病的，上学的，上班的，有的住
十天半月，有的住两三个月，还有
的一住就是大半年。爸对他们总是
笑呵呵的，脾气好得没法说，这让
我们也从小就感受到了他有求必
应、古道热肠的一面。

上高中后，为了有个安静的学
习环境，我从家里搬到了妈妈的办
公室住。

一个飘着大雪的周日，我正在
妈妈的办公室复习功课，爸敲门进
来了，全身上下裹了厚厚的一层
雪，眉毛、胡子全白了。

正当我惊讶之际，爸哆哆嗦嗦
地解开大衣，从贴身的棉袄里掏出
一包用麻布包了好几层的东西：

“快，趁热吃，你妈给烙的馅饼。”
又嘱咐了我一句：“晚上早点睡，别
熬夜。”然后推上自行车弓着身子深
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看着漫天飞
雪中爸的背影，那么单薄，那么瘦
小，我的眼泪奔涌而出，怎么也止
不住。

那是记忆中最盛大的一场雪，
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吞噬在了无尽的
凛冽之中。可以想象，那来回十来
里的路，爸走得有多艰难；也可以
想象，他把那包馅饼一路抱得有多
紧。看着桌上冒着热气的馅饼，我
哽咽得无法下咽。

上学时，曾有过一次爱恋，爸
妈从一开始便仿佛看到了结局，以
过来人的阅历谈了看法。我不但听
不进去，还一次次地跟他们闹别
扭。爸说：“现在不听老人的话，以
后有你哭的时候。”这场年轻的爱情
不幸被爸言中，最终宣告结束。我
承受不住，病倒了。

记得那一夜，爸几次轻轻地走

到我的床前，摸摸我的额头，为我
掖好被角，然后，坐在对面的椅子
上，点上烟静静地吸着。

在一明一暗的烟头映照下，我
发现爸佝偻着背，眼神忧郁而疲
惫，鬓角上新添的几缕白发凌乱地
飘曳着。看着爸，我的泪水一次又
一次地涌上眼眶，在曾经对抗的亲
人面前尽情释放……这一次，爸什
么也没说，甚至没有一句责备的
话，我却终于读懂了爸，读懂了隐
藏在威严背后的如高山大海般深沉
的父爱。

大学毕业后，到报社当了记
者，爸每天也因此添了一份新的内
容：仔细地翻阅着报纸，搜索着我
的名字。无论散文、通讯还是会议
消息，他都会细心地把报纸留下
来，拿回家，读给妈妈和姥姥听。

爸喜欢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
字，喜欢听他的同事和朋友谈论我
的文章，就如同听到别人称赞他院
子里种的瓜菜、花草一样得意。

记得有一次，一位在文联工作
的伯伯夸我有篇散文写得好，爸跟
我重复这些话时开心的样子，时隔
20多年，我仍然记得。尽管这些年
我从来没有给爸带来过什么荣耀，
但我的每一点成绩、每一点进步都
会令他快乐无比。因此，为了爸在
灯下剪报的身影、为了爸欣慰的笑
容，我常常会鼓励自己努力些、再
努力些。

爸上班时，天天忙，经常一走
一天，晚上回来又常呼朋唤友来家
吃饭。妈下了班不管多忙多累，放
下自行车就得奔厨房。好在那时人
们吃的不是饭菜，而是感情，一碟
花生米、一盘拍黄瓜、一份炒鸡
蛋、几根火腿肠，就能吃得热火朝
天、心满意足。

那些年，家务活儿爸几乎帮不
上什么忙。自知亏欠妈很多，就常
说：“等我退了休，一定补偿你。”

爸果真没有食言，退休后全部的时
间和精力都回归到了家庭。学会了
和面、蒸馒头、包饺子、带小孩
儿，把妈照顾得也很好。

妈膝关节不好，一出门，爸总
是不离左右地搀扶着，成了妈的

“拐杖”。妈睡眠不好，半夜醒来有
时会加粒药，又为了防止起夜折腾
影响睡眠，就在床边放了个便盆。
于是，每天睡前给妈床头放杯水、
早上起来给妈倒便盆，就成了爸的
习惯。20多年从未间断。

后来，爸得了肺病。病重期
间，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依然不
忘这两件事。妈心疼他，有时会
装着熟睡，爸就一次次地到门口
查看——这个习惯，已然成了他的
一份责任。

2023年年底，爸又一次住院，
有十多天没见着妈。我就问他：“你
想不想你老伴儿？”爸脸上露出了孩
子般羞涩的笑：“当然想啦。”“那你
对我妈有没有说过我爱你？”爸又
笑：“那哪好意思说啊？”我说：“那
你现在就说，我录下来传给妈。”爸
说行，然后清了清嗓子，挺直了腰
板，冲着手机非常郑重地说：“老伴
儿，我爱你，我从小就爱你，我爱
了你一辈子……”

我知道，这是他的真心话。爸
妈一个村，小学初中都是一个班。
妈成绩好、性格好、长相也好，爸
对妈仰视了一辈子，也心甘情愿地
照顾了一辈子——父母那代人，从
来不说爱，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又无一不是爱。

爸接着说：“等我回去，我还接
着给你端水、倒便盆啊。”

可是，谁也没想到，这次爸却
没能走出医院。

想来，爸离开我们整整一年
了，我很想念他——那个个头不
高、黑黑瘦瘦、站在人群中毫不起
眼的小老头。

温故

爸爸
周红红

恰逢是世界读书日，几天前就
已经开始读诗人刘国莉的新诗集
《雪的世界我来过》，这是一部让我
感到新奇的作品。我没有看见过轰
轰烈烈的大雪，在云南，很多年才
会邂逅一场雪。下雪时，我们会放
下所有事，到屋外去玩雪、堆雪
人、拍照。雪花落在身上的感觉，
冰冷而热烈。这几天，我沉迷在来
自北方的诗人刘国莉的诗集中时，
好像是在雪中漫步。这是我头一次
大面积地读刘国莉的诗，因此，我
必然会感知到诗集中遍地的雪花，
它带着来自北方的凛冽和雪的咏叹
调，我一直在其中漫步。里面的每
一首诗，更像木刻版画，以白色为
主调，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如此
多娇的雪，取自诗人的心灵和生活
的维度和版图。

一个人以其生命在写诗，这是
命运的安排。以其某种色调延续在
语言中，这是母语的属性和诗人所
选择的方向。很多诗人，每天都在
写诗，却没有方向感。这本诗集，
刘国莉以全身心与雪相遇并厮守。
雪，是冰冷的、纯净的，也同样是
诗歌中的魔幻现实主义。诗人以雪
为渊源，并从不间断。哪怕在春暖
花开时，雪都会依然在空气中旋
转。雪，带着尘世的使命，融入其
中的形态，则以诗人的意境变幻莫
测。这是一本关于雪的咏叹调，也
是诗人以形而上学体系建筑的雪之
城堡。

诗中荡漾着来自日常生活中
的一幕幕，诗人并非在天上的雪

花中生活，而是辗转于人间。这
部诗集以雪为舞台，以雪为温
度，呈现出诗人的精神之旅。雪
飘忽不定，像时代的幻变，诗人
在雪中驻足赴约，在雪中顶着苍
茫，去寻访宇宙的居所。读此诗
集，仿佛观看一幕诗剧，里边有
人影幻境，有时代的潮流，也有
诗人在划破时空中感悟的精神学
长旅。雪花在上空如同轻盈羽毛
飞逝，落在发丝、面颊，也落在
诗人的温情之上。

整本诗集以诗为境遇，在雪的
漫长岁月中前行。这是一本以雪为
主调的诗集，雪来自精神诗学出入
的世界，来自诗人的故土和命运的
遇见或告别；雪来自时空隧道的召
唤和与现实的碰撞，来自雪的飘忽
不定和与尘世的偶遇；雪来自昨日
重现和未来的重叠，来自灵魂被放
逐于诗学的熔炼。在这本诗集中，
我读到了一位来自北方诗人的诗之
结构。诗，就是诗人命运的历史，
也是诗人所历现出的时代以及个体
的形而上学密码。

此时此地，读这本诗卷，幻想
着诗歌在人间的传颂，西南方的阳
光炽热而又明净，与这本书中的地
理版图形成明显的差异。尽管如
此，我在这雪白色的叹调中，仿佛
又看见了一个来自北方诗人的天空
和大地的秘密。愿这本诗卷，给人
间带来幻境和真实，愿那些纷纷扬
扬的雪花落在万物万灵的翅膀上，
随同永不落幕的人间飞翔或驻守我
们的家园。

评论

雪雪白白色的咏叹调色的咏叹调
————《《雪的世界我来雪的世界我来过过》》序序

海 男

深冬时节，寒风扑面。又到
腊八节，小时候那碗腊八粥的味
道，又在脑海中萦绕回荡。

那时候，我家住在家属院的小
平房。每天晚上，我家的灯亮得最
长，灯下是妈妈批改作业和备课的
身影。每天早上，我家的灯又是第

一个点亮，灯影里妈妈忙碌着生火
做饭。只为我们姐弟早饭吃得香。

每逢腊八这一天，妈妈总会
早早起床，把提前泡好的五谷熬
上，边熬边搅，直到整个屋子飘
满八宝香。在这个寒冷的日子，
家人围坐，笑语盈堂，品尝着香

甜可口的腊八粥，感受着款款亲
情的温暖，尽享伟大母爱的滋养。

粥里的五谷杂粮，是妈妈辛苦
操劳的收获。甜糯的口感里，饱含
着妈妈的爱意柔肠，那香甜的味道
哟，陪伴我们姐弟一路成长。

我们长大了，妈妈老了。我
们老了，妈妈去了远方。可小时
候那碗装满妈妈味道的腊八粥，
却永远在我的心底珍藏。那粥的
温暖、醇香伴我尽享人生的冬日
暖阳。

人间

腊八粥腊八粥
吴淑霞

在场

冬日清晨，寒风凛冽。7点刚
到，穿上整洁的警服，我又来到熟
悉的沧州市区解放路与永安大道十
字路口站早高峰。由于外勤大队警
力有限，我们沧州市公安交警支队
每个科级干部都分包一个路口任岗
长，负责带领组织机关民辅警站早
晚高峰，维护路口的交通秩序，倡
导文明交通。

每天，在晨曦朝阳和晚霞余晖
的映衬下，我们重复着各种交通指
挥手势，面带微笑地指挥着过往车
辆和行人。偶尔，也向礼让斑马线
的驾驶人敬礼。我心中的豪迈与激
情依旧未减。来不及感叹时光飞逝
和岁月蹉跎，不经意间发现自己从
警已是第38个年头，从青春懵懂的
小伙子变成了如今已知天命的人。

在从警的道路上，在车水马
龙、人流如梭的马路上，我们保障

群众出行安全。而身为一名共产党
员和人民警察，在为人民服务的路
上，我肩扛正义、守护平安，任重
而道远。我是一名普通的交通民
警，但我时刻不忘我还是一名光荣
的共产党员！在执勤时，我挥洒着
汗水奉献在路上，我心系群众服务
在路上，我爱岗敬业拼搏在路上！

“在路上”这三个字体现了我们交
通民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深刻内涵。

常听人说，选择了交警这个职
业就是选择了奉献。而我说，正是
因为甘愿奉献才会选择交警这个职
业。无论酷暑还是严寒，无论白天
还是黑夜，任尔风雨雾雪，在每个
交通繁忙的路口，在每条车辆熙熙
攘攘的国省道上，在任何需要我们
的时间和地点，我们都心甘情愿、
毫不吝惜地将汗水挥洒，将自己青

春年华无私奉献给美丽的狮城，只
为保障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只为
创造更加畅通的城市交通……

我也常听人说，交警都是不
讲情面的人，开具罚单时从不留
情。而我说，正是不徇私情的执
法，才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又
上了一把“保险锁”。大音希声，
大爱无言。在每次严格执法却默
默承受一些不理解的时候，在每
次苦口婆心教育却得不到回应的
背后，其实都包含着我们对群众
深深的热爱之情。

夜幕降临，寒风渐起，内心竟
温暖如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人生却无怨无悔。再过三年，我就
是一名从警 40年两鬓斑白的退休
警察了，但不管今后有多苦有多
累，只要想到在路上，我们是在时
刻陪伴着我们所爱的人；只要想到
在路上，我们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顿时便会凝聚无穷的动力。
因为，爱民，是交通民警永恒不变
的初心；为民，是交通民警始终不
渝的使命！

从警路上永葆初心从警路上永葆初心
季春晖

觅 张龙印 作


